

第一章  緒論

引言

客家人沒有自己得土地，隨者歷史上的各種戰亂，客家人從北到南一路輾轉南遷，只要見到山區有水之處，即落腳而居， 墾荒拓地，披荊斬棘。戰亂又起時，再度匆忙而奔，一路不斷的與其他族群的接觸與融合，語言逐漸帶有濃濃當地語言的色彩。如今客家人最大的聚居區在贛南、粵東北、閩西等接鄰之處，從空中俯瞰這些地區恰好是一片完整的山區，林木森森，蓁芒密佈，高山阻絕，丘陵坡地處處可見。這是簡短的客家人歷史縮影，充滿了挑戰與遷徙，客家是個充滿了慌張與恐懼的民族。

現在分佈在屏東林仔內地區與台東初鹿的河婆客家人，主要是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前後從河婆遷徙來台，靠著釀豆腐、教拳術、開國術館、或打零工為生。他們的居住環境並不特別好，但是凝聚力很強，人口雖少，卻能維持王爺(三山國王)的祭祀傳統。更重要的是他們還講客家話。然而昧於語言的特殊與文化的差別，河婆客家人並沒有與散佈在高屏地區的六堆客家人有太多的互動，迄今還鮮少有人知道他們是客家人。本書主要就是蒐集、描述、比較、與分析屏東與初鹿地區的河婆客家話。

本章分為三節：1.2 介紹河婆客家話的研究意義，1.3述明研究方法與語料來源，1.4概述本書的六個章節的內容。1.5是結語。

研究之背景與意義

台灣的客家人或客家話的研究，學術上大都以四縣、海陸、大埔(東勢) 、饒平、詔安等五種為主(羅肇錦 1990, 鍾榮富 2004)，一般俗稱為「四海大平安」。政院客家委員會也以這五種客家話制訂客語認證標的。事實上，除了這五種客家話之外，台灣還擁有其他不同腔調的客家話類別，例如豐順(賴文英 2004)、五華(彭盛星 2004)、蕉嶺
、永定(李厚志 2003)、河婆(吳中杰 2008，李瑞光 2011)等等。河婆客家話指祖先徙自廣東之揭西與揭陽一帶的客家人所講的客家話。我去年(2010)與今年(2011)兩度從陸河、揭西、揭陽、豐順一路往北，探索客家人的分布與語言，發現河婆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揭西縣，揭陽城內多講潮州話。

河婆客家人在台灣主要以屏東市大同路林仔內一帶為主，原有百戶人口，目前經過外移或他居之後，還有將近50戶講河婆客家話的居民。少部分河婆客家人居於台東的鹿野村，約有20幾戶。
其他河婆客家人散見於客家人聚集的苗栗、新竹、花蓮與台北市。由於四處分散之故，河婆客家話與饒平客家話一樣，變成為家庭內成員互相溝通的語言，甚至於成為個人語言。根據楊國鑫(1993)，台灣最早的三山國王廟建於明神宗萬曆14年(1586)，位於目前彰化縣溪湖鎮的「霖肇宮」（見「荷婆崙霖肇宮沿革志」），可見當時來台的河婆客家人為數不少，但是目前都已經閩南化了。
因為河婆客家話介於海陸、大埔(特別是與豐順接鄰的桃源口音) 、豐順與閩西客家話之間，口音獨特，腔調別樹一幟，很容易與周圍之語言做區隔。同時，河婆客家人凝聚力很強，內部很團結，無論在海內外均能刻苦自立，默默地傳承客家文化，維持隱性埋名，與世無爭的傳統。
目前台灣的河婆客家人聚居之處，雖然年輕人多已經外流，同時河婆客家話也隨著年輕人的腳步逐漸散開，而後被閩南話淹沒了。但是在河婆客家人聚集之區，河婆客家話迄今還是中老年人的主要語言，特別是騎樓旁或綠樹下三三兩兩老年人，話從前談客家之時，還是以客家話為主流。走入屏東的林仔內，只要不出口，不要求單獨對談，很容易可以看見店面旁邊或攤子旁邊，聚集了三三兩兩的客家老人，他們很自然地使用河婆客家話交談。
台灣河婆客家人最引人注目或重視的是每年元宵期間的舉王爺(ke vo (ia)活動，活動主要是表示對於三山國王的崇敬。元宵老爺(「三山國王」河婆人稱為「老爺」)出巡繞境前，民眾先把鞭炮綁上竹竿稱為「竹竿炮」，等繞境之轎臨門之時，群眾紛紛以「竹竿炮」炸出巡的神轎，砲聲隆隆，火光熠熠，信徒把神明轎直衝火中間，燃起信徒的炙烈信心。此外，河婆客家人由於人口不多，又沒有政治資源，在台灣客家研究之中並沒有特別受到重視。然而，在整個客家文化歷史中，河婆客家人卻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今風行客家地區的「三山國王」與「擂茶」均源自於揭西的河婆鎮，客家名菜中的「肉丸子」也是河婆菜。客家話研究中幾乎必備的「客英大辭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Hakka 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Tung Province Prepared by D. Maciver (1926 [1982])，根據彭清欽(2009)的分析，應該就是以揭陽
的河婆客家話為基礎所編撰，因此河婆客家人在客家信仰、生活文化、與語言研究中，無不引領客家研究的風騷，深具影響力。

雖然河婆客家話在歷史上有如此輝煌的影響，不過目前對於河婆客家人或客家話的研究，顯然頗為不足。即使是專論廣東客家話的李新魁(1994)[第五章專論客家話，其中討論了十種不同的客家方言，卻沒有把揭陽河婆客家話列入討論]，或是比較深入討論台灣客家方言內部歧異的專書如羅肇錦(1994)，鍾榮富(2004)，呂嵩雁(2004)等等均未論及河婆客家話，唯一形諸文獻者為吳中杰(2008)，但是吳文討論與分析略顯薄弱，其主題除了簡易的語音記錄之外，只有對應中古語音在河婆的發展，其餘如語音特性，音值辯述，聲調調值或變調均付諸缺如，足見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彭欽清教授有三篇論文討論了河婆客家話與MacIver字典的比較，但卻沒有充分的田野調查語料來佐證。對於揭西客家話之語音記錄較為明確者，僅有李如龍與張雙慶(1992)，但這是有關客贛方言方言通盤比較，沒有做深入的分析及討論。因此，綜合而言，我們對於河婆客家人及客家話的瞭解還有待挖掘。本研究以第一手的田野調查為基礎，除了語音記錄之外，還從音韻的角度把語料內部的系統作分析，同時以Praat語音分析程式，把河婆的元音音值及配對分佈(有人稱為「元音格局」)。

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

本計畫採取田野調查法、聲學分析法、與音韻理論分析法。田野調查預計到屏東林仔內與池上鄉實地從事調查，將取得的語料做比較完整的分析，並討論河婆客家話的聲母，韻母結構，聲調與變調現象。所有的語料均以自編的字表(國科會計畫NSC87-2411-H-017-09 「六堆地區各次方言的音韻現象」的部分成果)
，逐一錄音(以IBM ThinkPad X32型筆記型電腦內建置的Praat(2010版)錄音系統直接錄音)。我們一共蒐錄了十位發音人：林仔內男性發音人5位，女性2位；初鹿男性發音人2位，女性1位。經過判音與審音之後，我們在這裡的分析主要是5位男性發音人(3位林仔內2位初鹿)及1為女性發音人。發音人的年齡都在52歲以上，世居當地者，在家以客家話為主要的溝通工具，且能用國語及客家語與我溝通。

本書概述

本章除外，本書共討論了五個主題：河婆客家話的聲母、河婆客家話的零聲母現象、河婆客家話的元音特性、河婆客家話的韻母結構、河婆客家話的聲調。表面上我們依循中國傳統聲韻學的分類，把語音分成聲母、韻母、聲調。但是我們的觀察點與分析立論卻迥異於傳統的看法。以聲母為例，我們試圖以發音聲學的角度，配以聲學分析的發現，討論聲母或輔音特性。尤其特別的是，我們不再把「韻母」看成密不可分的結構體，而是把元音看成基本的結構單位。為此，我們還以聲學的方法，分析與比較河婆客家話的元音特性。

元音的分析(第三章)做元音的語音與音韻分析，語音部分將以聲學(acoustic spectrographs)為主，列出元音的音值表(取用第一及第二共振峰為主，採用Ladefoged 2000之元音位置方式，以第一共振峰為橫軸，以第二共振峰值減去第一共振峰值為縱軸，畫出元音位置圖)。音韻分析將以三個主題為鶻的：(a)韻母結構限制及方式(參考鍾榮富 1990,2010)，(b)高元音/i, u/之零聲母位置的語音及音韻互動現象，這是配合本人正在執行的國科會專案研究(NSC99-2410-H-218-026-MY2)，從事高元音零聲母的語音與音韻分析。(c)變調，這應該是研究河婆客家話與海陸，四縣及豐順等地區客家話區別的最重要指標，語料蒐集完備之後，將委由一位研究生(南台英語研究碩士生謝佳霖，美濃客家人，現為我國科會專案計畫之研究助理)專門從事分析。受限於時間及經費，本計畫講撰述調查報告及聲學分析做為結案報告，期望能為台灣客家話之研究補上河婆客家話的語料，以供未來更多研究的投入與論述。

� 台北與高雄都還有蕉嶺同鄉會，不過有趣的是蕉嶺客家話尚未有語言或語音的紀錄或分析，即使是大陸地區的研究如溫昌衍(2005)也沒有討論蕉嶺客家話。根據我在新加坡從事蕉嶺話的調查，發現：蕉嶺客家話是與現在通行於苗栗地區的四縣客家話最為接近。不過，這還需要更多的語料方能確定。


� 據說竹東鎮健行路一帶也有比較聚居的河婆客家人，因時間限制，我還沒有去過那裡。


� 客家人福佬化或閩南化的過程及歷史，目前還無法還原或評述，但目前的居民語言分佈與歷史對比，可以發現許多「福佬客」，詳細請參見邱彥貴(2007)。


� 海外河婆客家人，以星馬地區較為聚居，如馬來西亞的古萊仍然有具體而微的「河婆村」。新加坡地區的河婆客家人多聚在巴沙班楊(Basa Banyan)，兩地區的河婆客家人時常往來，講相同的客家口音，吃擂茶、肉丸子、算盤子。我在新加坡居住期間，曾去做了兩次田野調查。


� 河婆鎮在行政上屬於揭西縣，揭西縣原本是揭陽市的轄區，中國政府在1965年把西部13個鎮劃開，成立了「揭西縣」。彭清欽所謂的「揭陽」是古代的名稱。


� 例如石峰(2008)。


� 後根據莊初昇(2000)年之版本稍加更改修訂。







